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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使国家和市民受到政治决策的束缚，改
变政府系统的自然和动力领域。这些风险并
不是简单的突破国界的全球相互联系，而是
产生新的世界主义的责任、规则，以及“风
险社会”。世界主义规则作为反思现代化所
形塑的方法论，可以成为探讨第二次现代化
的有效工具。第二，世界主义是一个多元化
的方法，确切地说，是整合和处理多样性的
具体方式。世界主义将多元现代性和非线性
社会变迁连接在一起，并使二者互相弥补缺
陷。第二次现代化的世界主义必须超越现代
化的多元性、现代化的内在价值，但不能等
同于复合化 ；不仅肯定现代社会不同的发展
模式，也强调现代化社会间的联系。世界主
义以新的方式联系了不同的个体、群体、社会，
改变了“自我”和“他人”的地位和功能，产
生“将他人内在化”。
中国场域的现代化
实践和未来走向
现代化要在中国这个场域中发展，必须
符合场域的惯习，受到外在客观条件和内在
关系的双重影响，遵守中国场域的“游戏规
则”，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表现
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个体化路径。
 “普世命令”中的个体化路径
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遵从西方现代化的
线性发展模式，而是经典现代化、后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多元并存、共时发展的多元状
态。因此，不能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普世命令
来简单套用当前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路径。在
对中国个体化路径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中国
第二次现代化的对象是多元社会形态的“杂
合体”，工业化带来的进步成果逐渐转化为对
立面，需要重塑多重自反的混合动力型的现
代化。随着中国现代化多重自反的深度展开，
社会的差异尤为明显。这些共时性的差异在
一定程度上激发社会行动者的积极性，有其
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存在阶级对抗、社会冲
突的风险。同时，以第一、第二次现代化指
数来衡量，中国各地区间现代化发展的不平
衡日益凸显，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呈现不同步
性，按照波次效应推进。在不同波段的自反中，
对社会结构进行抽离和再嵌入，场域的惯习
被打破，固有的利益关系被重构，阶级、社会、
科技等领域发生流变，分裂与革新、抗争与
矛盾并存。
中国过渡到第二次现代化必须发挥自主
性，探索其实现模式。第一阶段，工业化为
主和知识化为辅阶段。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
农业化的基础上，进行科技和知识的创新，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知识传播和形成高
新知识产业，大力培养和造就新型人才，使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之间互相促
进、协调发展，形成稳定的基本格局 ；第二
阶段，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阶段。重点是实
现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并强化知识在工业
和农业领域的运用，发展知识产业，使之与
工业和农业发展并驾齐驱；第三阶段，知识
化为主阶段。建立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法律体制以适应知识时代的要求，形成具
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知识经济产业链，并使
创新性的知识社会渐具规模。
风险社会中“被压缩的现代化”
自致风险是发展过程中国家内部自己产
生的风险 ；外致风险是指中国遭受其他成功
现代化国家的副作用的影响，面临着全球风
险，即“人工制造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现代
化既要受到自致风险的影响，又要受到外致
风险的影响，是“被压缩的现代化”。在这个
过程中，中国作为想象的“世界社区”，置身
于“普世命令”的压力和霸权风险冲突中，
又面临着自致因素所产生的与西方现代化不
同的风险文化和风险冲突。
中国的现代化带有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
次现代化的共时性，因此，在现代化发展过
程中，糅合了更多的矛盾和风险。但风险在
导致矛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矛盾
缓解机制的形成，推动了制度转型和现代化
的理性回归。然而，风险也消解了工业化和
第一次现代化的基础。中国正朝一个工业化
的风险社会发展，向现代治理转型，而现代
治理又被自反性现代性传统化了。对此，应
该以一种“共时性”的视角来纵观中国的现
代化。在风险社会的应对中，要提高国家的
治理能力，增强国家内部的团结和信任，并
完善风险治理机制，同时要把公众、专家和
政治家都囊括入民主决策的过程中来，让公
众的多样化观点和专家的谨慎思维，为政治
家的立法和决策提供民主化的多元途径，使
“共同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发展计
划和新技术的部署向一种普遍广泛的讨论
过程开放”。
“现实未来”和“虚拟未来”
双重强制下中国现代化的走向
当下的世界结构，在时间维度上为中国
的发展引入了两个外部性的双重强制，即一
方面世界结构经由经验制度及其地方性知识
层面的全球性示范，在制度和理念层面对中
国形成强制，在自然时间向度上强设了一个“现
实的未来”（亦称第一现代世界）；另一方面，
世界结构建构风险社会，经由所谓的话语对
中国形成强制，在自然时间向度上又强设了
一个“虚拟的未来”（亦称第二现代世界）。
这个双重强制意味着，由于切割了“未来”与
“现在”的界限，中国无法按照自然发展的时
间向度审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无法采取自
发的“试错”方式。而且，中国受到提供“现
实未来”的第一现代世界和提供“虚拟未来”
的第二现代世界的双重强制，被聚合入世界
结构中，需要以多元视角来审视问题。对此，
中国的现代化要意识到“共时性问题”，即在
努力建构第一现代化的同时，也要规避第二
次现代化可能造成的后果。在实践中不仅要
有本土化的历史性经验积累，而且要用“现实
的未来”和“虚拟的未来”所指称的发展指
标来衡量现代化，评价自己在“中心—边缘”
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承担起诸如环保和生态
等具有第二次现代化特征的责任来，为建构
一个“未来的共同世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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